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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内心久久难以平静。不

只是因为影片高远的立意、深邃的主题、对于现实生活的敏

锐的洞察力，更因为影片中独有的艺术表达方式。这种方式

使得这部影片中的思想、艺术、故事如此水乳交融地结合在

一起，的确具有较高质量，成为近几年来不可多得的有创新

意义的少数民族题材主旋律影片。

首先，它有独特的叙事力量。它放弃了一般主旋律影

片乐于选择的宏大叙事，以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姑娘阿

依古丽的命运作为影片的贯串线。影片序幕，一位七八岁

的小姑娘随着大人激动地奔跑，准备去观看舞蹈家吐尔

尼沙的舞蹈。动听的音乐与美妙的舞姿，让小姑娘如痴如

醉。回家后，她为这位演员画了一幅又一幅画，写了一封

又一封信，写下了自己的理想，也画下了自己美好的憧

憬。镜头一转，小姑娘长大了，但是她的眼神中已经完全

没有了往昔那种闪亮动人的东西，而是变得如此麻木与

失落。她失却了自由，还要被逼着早早嫁人。镜头拉开，雄

伟、壮丽的昆仑山脚下，美丽的村庄风光依旧，但空气是

如此压抑、沉寂。敲了一辈子纳格拉鼓的老人，摇着头，叹

着气，不得不把鼓藏在箱底，只敢在深更半夜偷偷拿出来

抚摩一番。婚礼正在举行，却听不到笑声与歌声。这究竟

是为什么?影片借助这种举重若轻的表达方式揭露了一

个被宗教极端势力控制的山村和人们的精神状态，无声

地控诉了极端势力对人性的残害，同时，也为影片构筑了

一个很大的悬念：这究竟是为什么，努尔卢克村要向何处

去?毋庸讳言，这是一部歌颂新疆人民与宗教极端势力斗

争，抒写这些年新疆“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

实施后所引起的深刻变化的影片。但编导者打破同类影

片剑拔弩张叙写斗争的常规作法，它甚至没有在影片中

出现习惯叙事中的恶势力的代表人物，而是着重书写驻

村工作队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转变。于是，随着情节的进

展，我们看到了人们眉头舒展，笑声渐显，及至影片最后，

人们脱掉了精神的枷锁，新疆的天更蓝了，草更绿了，鼓

更响了，舞更美了。新疆需要安定，需要团结，需要开放，

维吾尔族人民要追求美，追求理想，追求快乐、幸福的生

活。这一深邃的主题与内蕴不是创作者点出来的，而是影

片中艺术地自然地流淌出来的。这样深层次地表达的党

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民族团结的力量，它的

震撼力是那些空有正确的思想却不在艺术上下功夫的某

类主旋律影片难以比拟的。

《塔克拉玛干的鼓声》同时是一部充满民族大爱的电

影。它充满爱的魅力，整个叙事的动力来自爱。如果说，影片

开始，在邪恶势力控制下的努尔卢克村的爱是缺失的，人与

人之间是警惕与防范的，即使是亲人之间也充满了隔阂与

分歧，那么，在“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组进村后，爱

得到了修补与复苏。每一个工作队员都是爱心大使，将美好

的爱与情带给了村民，点燃了他们冷却的心。影片将工作组

为村里修路，联系专家为村民进行技术培训，包括为村民送

柴米油盐等同类影片常有的模范事迹推到后景，甚至将牺

牲和耽误自己家庭种种私事的动人行为也尽量简化，而将

浓墨重彩用在与村民们心的交流、精神的抚慰上。最让人感

动的是工作组对几个孩子的情感慰藉。阿依古丽在环境的

压迫下始终不敢承认她是当年给舞蹈家吐尔尼沙写信和绘

画的孩子。而工作组则竭尽全力，要启发、唤醒她潜藏在内

心深处对舞蹈、对生活的深爱之心。由于逼婚，阿依古丽离

家出走，她突然发现那幅当年她给舞蹈家画的舞蹈画被工

作组放大，出现在村头舞台的墙壁上。她仿佛听到了亲人的

呼唤，一下被震撼了。她停住了出走的脚步，与赶来找她、同

样被这幅画震撼的父亲哭抱在一起。艾山江是失去母亲的

孩子，内心充满了忧伤，与爷爷、纳格拉鼓的传人托乎提相

依为命。是工作组采取最为暖人的方法解开了他的心结，还

要资助他将来上大学。此举感动了孩子，也感动了其爷爷，

使其重拾鼓棒，带领村民敲响了息音多年的纳格拉鼓。类似

这样的动人细节影片中比比皆是。影片最后，工作组与村民

间出现了感人的互动。在工作组即将回去的时刻，村民们从

四方赶来围在一起拍集体照的戏是这种互动的动人写照，

那么热烈，那么不舍，将这种人间真挚的爱引向高潮。

《塔克拉玛干的鼓声》是主旋律影片艺术化、审美化表

达的成功范例。在这部影片中，生活的真实，人生的况味，

生命的美好与苍凉，触指可及。影片结构严谨，人物具有质

感，尤其是整部影片充满着维吾尔族人民生活中独有的诗

情与画意，包括温暖与忧伤，而最终却让我们获得了感悟与

力量。尤其忘不了影片中的鼓声与舞蹈。纳格拉鼓声与维

吾尔族的舞蹈在影片中不是点缀，是时代的韵律，是生命的

情怀。它与影片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结合在一起，与影片中

情节的发展与变化结合在一起，赋予这部影片以灵魂。而

极具民族特色的音乐则让影片增添诗情。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影片摄影。纯净的沙丘、美丽的绿洲、明澈的努尔卢克

河水，还有木质的长桥、笔直的林荫道和风格独异的民居，

在镜头中，它们不再仅仅是风景，而是一种包含着情感的文

化形态，与影片抒发的情感融为一体。在影片最后的大团

圆歌舞中，大自然成了表演的大舞台，森林、山川、河流成了

舞台的宏大背景。上述诸多元素被结合在一起，将影片中

的激情、诗情与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引向了全片的制

高点。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天山

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显

然是一部“为时”、“为事”而拍摄的主旋律电影。

影片题材来源于新疆正在发生的现实。它以中

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的新气象新变化为

时代背景，以自治区“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工作队的驻村活动为切入点，讲述了一个名叫

阿依古丽的小女孩在工作队支持下最终实现舞

蹈梦想的故事，阿依古丽这个常见的维吾尔族

名字也成为千万个普通维吾尔族少女的共享符

号，从而艺术再现了新疆地区无数青少年，在党

和政府的关切和帮助下，放飞自由梦想，实现自

我价值，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现实，从一个侧

面来表现新疆社会稳定、民生改善、民族团结、

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这部电影没有刻意去正面弘扬民族团结，

也没有过多地去阐释党的民族政策和新疆政

策，主创人员在深入各个有代表性的“访惠聚”

工作点，体验生活、采访采风，搜集大量资料和

素材之后，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叙事视角。影片故

事核是一个小女孩阿依古丽，从小受到艺术家

的感染，希望成为一个能够带给人们快乐和美

感的舞蹈演员。这个故事，暗含了新疆各民族青少年都有一颗同样

向往艺术的美的、自由的梦想。然而，命运的阴差阳错没有让她的

梦想被发现，更重要的是落后的传统观念、宗教的极端思想，成为

了阿依古丽实现自己梦想的真正“敌人”。这一故事核心的选择，改

变了过去少数民族与汉族、边疆民众与党政干部之间的二元化戏

剧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自由的、符合人性的现代生活和一种禁锢

自由的、反人性的愚昧观念之间的冲突，因而，电影的主题就不仅

仅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了，而是倡导一种自由、开放、健康、文明

的生活，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与反主流价值观的斗争。可以说，这样

一个设计，使得这部主旋律的电影，有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表达方

式。民族团结，不仅是要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叫阿依古丽还是叫卓玛，无论是叫乌云其其格还是叫建华、

爱国，各民族的人民都应该共同享有追求自由、追求梦想、追求幸

福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塔克拉玛干的鼓声》的主题具有某种

超越民族团结主题的共享性、普遍性，这一主题的意义不仅体现在

阿依古丽对舞蹈艺术的热爱中，也体现在托乎提老人对纳格拉鼓

的依恋中，体现在艾山江对音乐的喜好中，而所有这一切对美的自

由向往，都在工作组的帮助和引导下，得到了最终的释放。

音乐舞蹈成了这部电影最重要的表现载体。阿依古丽的舞姿

不仅美丽，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新疆少女们超越世俗和家庭的禁锢，

自由飞翔的心灵；托乎提悄悄躲在屋子里，拍打他藏起来的纳格拉

鼓，释放的是他那穿越沙漠、穿越天空的生命的激情。虽然影片不

是歌舞片，歌舞段落在影片里的比重不是特别多，但是每一段舞

蹈、每一段音乐，都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而且都具有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有的表现出人物内心的压抑、沉重、苦闷，但更多

的时候，则表现出人物内心对心灵自由、对美的自由那种物我两忘

的向往和热情。音乐舞蹈也使得这部政治主题鲜明的影片有了一

些艺术电影的质素。

与音乐舞蹈之美相得益彰，电影的摄影更是美轮美奂。广袤的

南疆在原始自然当中所呈现出的那种色彩和层次，昆仑山的巍峨、

塔克拉玛干的浩瀚，与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文环境融为一体，给我

们展示了一个陌生但又真实的影像世界。这种环境之美与画面之

美，表达的是新疆之美，也是那些驻村干部、那些普通的新疆民众

心灵之美。视觉上的美的享受，净化了观众的心灵。

影片中的人物塑造各有特色。何建疆的成熟稳重和循循善诱、

阿里木江的耿直执著、阿依古丽的纯洁善良、托乎提老人的老顽童

性格，在影片中都各有千秋，一些细节也来自于对生活本身的发

现。大部分演员虽然没有很突出的“表演”技巧，但他们都依靠自己

的本色，使得所塑造的人物具有更多的真实感。

这部影片，正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张新生所评

论：“影片直面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的严酷现实，以艺术家与人民同

爱恨、共情仇的崇高情怀与艺术担当，深情叙述淳朴善良的维吾尔

族群众因极端思想影响，隐匿在心灵深处的情感痛苦和精神创伤，

以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弘扬了各族群众拒绝极端思想，创造团

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时代主旋律。”

虽然这部影片在戏剧性情节和人物细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上还有

提升的空间，特别是在人物关系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上还可以更加

扎实，但这部影片在题材的现实感、主题的时代性、视角的独特性、

艺术风格的探索性等方面，都体现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新突破：

无论是哪个民族，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每一个成员的梦，对

自由和幸福的向往，是将各民族人民连接在一起的共同的梦想，影

片结束时，那潇洒奔放、酣畅淋漓的纳格拉鼓点，敲响的就是不同

民族共同的幸福旋律。

艺术是通向心灵的桥梁。一部作品，能否抵达心灵，是判断一

部作品是否进入艺术世界的标尺。有许多所谓的大片，场面宏大，

声光电色，炫目刺耳，感官震撼，却始终无法抵达心灵。而有些小

投资的电影，不声张，不喧嚣，却能一步步走进心灵，令人心动。我

看到的《塔克拉玛干的鼓声》就是这样一部电影，一个小村子里的

朴素生活，观后使人在心里默默嘉许：有味道，真不错！

是的，《塔克拉玛干的鼓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村子里的

普通村民形象，是兄弟民族的风俗与生活。自治区干部阿里木江

在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七八年前的几封信，是一个名叫阿依古丽

的农村小姑娘写给自己妻子的。妻子是舞蹈演员，8年前，下乡演

出，有个小姑娘阿依古丽就记住了她，并连续两年给她写信，表达

自己想学舞蹈的梦想。但妻子出国进修去了，阿里木江想等妻子

回国后将信件转交给她，由于时间长了，阴差阳错，就忘记了。今

天突然发现这些信件，8年过去了，他很懊悔，所以请求参加驻村

工作队，到这个村子寻找阿依古丽，以弥补遗憾。这样的开头，很

自然又很巧妙，还有悬念在其中。

工作组来到村子里，乡亲们很冷淡，当年的小姑娘阿依古丽已

经长成大姑娘了，但她却不敢承认自己就是当年写信的小姑娘。

为什么？村子里气氛压抑沉闷，人们脸上没有笑容，笑容哪里去

了？很显然，他们心里有阴影，心头有疙瘩。原来，人们是受到宗

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不再看电视，不再唱歌跳舞，阿依古丽的父亲

不许女儿跳舞，砸了电视机，烧了她的裙子，她当然不敢承认自己

就是当年写信的阿依古丽。村里惟一的纳格拉鼓的传人托乎提老

人也不敢在公开场合打鼓，只能悄悄在自己家里敲几下。一个个

原本能歌善舞的村民整天闷闷无声。面对这种情况，驻村工作队

走近村民，与他们交流沟通，逐渐把自己融入村民当中，想他们所

想，为他们排忧解难，彻底改变了村民对工作队的冷淡态度。什么

时候，村民把工作队当成自家人了，心相通了，工作就好做了。首

先，工作队带头敲响了纳格拉鼓，打破这种沉闷的气氛，感染了托

乎提大爷，工作队队长何建疆又与托乎提的孙子艾山江成了忘年

交，工作队被村民所信任，成了一家人，村民的胆气也壮了。托乎

提老人终于敲响了久违的纳格拉鼓，阿依古丽也从逼婚的家庭中

逃出，加入到村民载歌载舞的行列。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终于

被热烈的鼓声震到九霄云外，歌声舞姿与笑容又回到了生活中。

鼓声就是心声，笑容就是心情。

这部电影没有高调，没有口号，从日常生活着眼，从解决问题

着手，朴素自然真实。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塔克拉玛干的鼓声》，低

调、朴实、接地气，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如何走进民心的故事，扶贫

也好、惠民生也好，执政为民也好，核心是如何与农民的心情心愿

相通共振，也就是毛泽东过去所说的“与人民打成一片”。其实，政

治与艺术，在“为人民”及“如何为人民”上是相通的，根本在于心和

情的相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塔克拉玛干的鼓声》抓住了根本，

从“鼓”和“舞”折射心情，又以“鼓”和“舞”唤醒民心。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

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

的冲突和挣扎。”该片正是真实地传达出村民的情感、爱恨、梦想以

及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尤其是阿依古丽的内心挣扎与托乎提老人

的内心冲突，真实生动。一句话，这部电影，走的是一条通往心灵的

路，润物细无声，以真诚动人。

真诚体现于形象。该片的成功在于塑造了几个朴实、真诚、鲜

活的人物形象。首先是阿依古丽，美丽天真，热爱舞蹈，但在受到

极端思想蒙蔽的父亲的威逼下，战战兢兢，闷闷不乐，失去了少女

的活泼与快乐，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偷偷在奶奶支持下学

习跳舞。后来，是工作队打破了村子里的压抑气氛，她受到鼓舞，

勇敢地反抗家庭逼婚，走向新生活，走向阳光。托乎提老人和支部

书记这两个人物形象，沉稳正直，处变不惊，从开始的自我封闭到

后来的敞开心扉，笑逐颜开。岁月沧桑，留在他们身上的是人性的

温暖。给村庄带来生气的是少年艾山江，天真活泼，童言无忌，工

作队长成了他的知音。必须提到的还有那个“聋子”，因为听不到

外面的世界，只有他敢于肆无忌惮地打鼓，沉浸在自己快乐的纳格

拉鼓世界里，他是这部电影里不可或缺的性格元素，憨态可掬，极

大地调节了村子里的沉郁气氛。人物形象的生动，得益于本民族

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对质朴本色、民族风情的突出。

中国西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将会有更生动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西部故事，传

达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我们期待天山电影制片厂拍出更多的

优秀作品。优秀的电影都是通往心灵的桥梁。我们不仅要有通向

世界的“一带一路”，也应当有通向各族人民心灵的“一带一路”。

天山电影制片厂推出的新作《塔克拉玛干的鼓声》以特

色、多元的电影语言书写了一个关于寻找的动人故事。驻村

干部阿里木江随工作队来到塔克拉玛干南端的小山村，寻

找一位有着舞蹈梦想的少女阿依古丽，经过艰难与曲折，他

找到了阿依古丽，而维吾尔族村民们也找回了失落已久的

鼓声和美好的生活。影片借此新疆故事谱就了天山儿女的

时代情怀，实现了少数民族电影的艺术提升。

质感故事和多元视听，是《塔克拉玛干的鼓声》实现美

学目的的两个主要手段。首先，有质感的故事。当年，还是儿

童的阿依古丽写信给舞蹈家吐尔尼沙，表达了她的舞蹈梦

想，而吐的丈夫阿里木江却始终没有将信带给妻子，直到8

年后才发现。懊悔之中的阿里木江随驻村工作队寻找阿依

古丽，但后者一直否认自己是当年写信的人。影片以此来营

造叙事张力，引领观众探究事情的原委。

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寻找”这条主线又带出了多条

副线。以何建疆为队长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队

一心想驱散村里由宗教极端思想带来的压抑生活气氛，但

却承载着不被接受的巨大压力。他们奉献几多，但开始的工

作进展并不如意。阿依古丽的父亲因受蒙蔽不许她跳舞，甚

至烧了她跳舞的裙子，并且急着把她嫁人，为此受媒人所

骗，父女冲突。以纳格拉鼓传人托乎提大爷为代表的村民们

不敢再打鼓，孙子艾山江因失去母亲而内心有解不开的疙

瘩……这些副线在主线的引导下不断推进，酝酿着澎湃的

剧情力量。后来，阿依古丽在村民大舞台上看到她写给吐尔

尼沙信里的舞蹈画，阿里木江也终于找到了当年写信的阿

依古丽。“寻找”的主线完成了，戏剧力量也在“寻找”结束后

爆发出汹涌的情感浪潮：大舞台前，阿依古丽父女紧紧拥抱

在一起，她最终也实现了舞蹈梦想；全村人感恩为他们重新

带来美好生活的工作队，上千村民赶来和他们合影；村民们

也重拾鼓槌，天山脚下响起了久违的鼓声。

营造特色而多元的视听语言，是《塔克拉玛干的鼓声》

实现美学目的的另一重要路径。片中的大部分外景，无论是

新疆的自然景色还是歌舞及打鼓的场面等，都呈现出一种

精致甚至唯美的格调，来表达独特的民族情怀。其中依靠航

拍等各种拍摄手段所展现出的画面都非常美，层次、光源也

偏于唯美风格的处理，影像节奏的把控也力求精准，从而使

得俯瞰的努尔卢克河，缝隙中透射的阳光，美丽的树木、桥

梁，以及薄雾轻绕中的村落和大舞台等都尽显新疆自然风

景之美和风土人情之美，让观众对当下的新疆有了新的认

知，更能激发观众热爱新疆的美好情感。

片中对歌舞和打鼓场面进行了特色化处理。在为数不多

的歌舞场面中，除正常机位拍摄外，还使用了俯拍、仰拍等各

种拍摄手段，获取各种机位的画面以及从大远景到大特写各

种景别的镜头，来凸显出歌舞场面的氛围。最能体现特色的

视听表现为影片结束前的两次打鼓场面。第一次打鼓场面由

托乎提大爷领鼓，鼓手渐渐由少变多，画面以不同的角度和

景别来凸显出鼓阵的规模和气势；此外，画面中民族服装凸

显，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维吾尔族村民，以及不同位置的击

鼓人都身着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民族服装。这样的画面造

型再配上击鼓场面，使得这一段落充满着浓烈的民族情趣，

也表达了村民们对工作队的感激之情。

第一次打鼓场面是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发生的，村民

们在村里的大舞台上击鼓，表达了村民们对工作队的感激。

第二次打鼓场面则出现在全片叙事完成后的尾声部分，且

放置于天山脚下的广阔空间之中，表达的是全体维吾尔族

同胞对伟大祖国的感恩之情。故此，片中第二次打鼓的视听

处理在保持精致唯美的同时，力求仪式化。首先，击鼓人的

服装不再随意，均是传统的维吾尔族服装，鼓的位置摆放也

偏向于祭拜，体现出了较强的民族化仪式感；其次，片中不

时出现的具有仪式感的粗犷民歌声和炫声也有了声源，是

一位庄重的维族老妈妈在吟唱；第三，影片反复出现推拉、

旋转和俯拍的大远景镜头，进一步凸显了画面的庄重感和

仪式感。

在精致、唯美的同时，影片的视听更体现出了多元风

格。比如片中出现了较多的室内空间，其中维族村民家里的

戏占主导。在表现维吾尔族村民室内的空间时，影片也较多

采用仰拍机位拍摄，以突出某种气势；但在处理阿依古丽家

中的戏时，全部采用正常机位拍摄，画面构图大多是不带房

顶和地面的中段空间，影调也偏昏暗，突出了一种压抑的氛

围，较好地实现了表意功能。

影片在声音的处理上也较好地配合画面，如影片中除

了民歌和炫声，具有维吾尔族特色的音乐也贯穿于影片的

抒情段落，较好地烘托了阿依古丽的内心独白。这些声音处

理都体现出了民族特色和维吾尔族同胞的时代情感。当然，

该片在声音上的最显著特色还是体现在鼓声上。鼓声代表

着维吾尔族人民感恩祖国的情感，代表着新疆儿女健康、积

极向上的生活，代表着维吾尔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也更是

以工作队为代表的正能量与宗教极端势力对抗的象征物。

影片对鼓声的处理，采取了渐进的方式，由弱而强，由零散

而整体，较好地表达了这种寓意。片中从开始时仅一个村民

在打鼓，之后又增加了女工作队员打鼓，托乎提大爷也打起

了鼓。渐渐地，鼓声将所有人的心灵唤醒，村里的人都拿出

那些曾经被抛弃的纳格拉鼓，鼓声终于汇成了一股强大的

气势，铸就了影片的艺术之魂。

影片结尾整齐的鼓声，在感恩祖国的同时，亦表达了天

山儿女追求幸福生活、建设美好家园的真心诉求，也是他们

唱响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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